
13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25年4月13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李 纬 江 妍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文艺评论

◆ 方 文

融合之声 文化之韵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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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的主
体演出项目之一，“叶小纲作品专场
音乐会”日前于上海交响音乐厅上
演。指挥家陈燮阳（见图）携手小提
琴家陆威、打击乐演奏家莫翰音及
上海交响乐团呈现了叶小纲三部风
格迥异、文化意涵深厚的作品——
《峨眉》《广东音乐组曲》与交响组曲
《咏别》。这场音乐会再次彰显了中
国作曲家在当代语境中重塑民族音
乐语言之探索，也以高度的文化融
合之声，为“上海之春”注入了富有
当代意义的文化之韵。
音乐会的开篇作品是为小提

琴、打击乐与乐队而作的《峨眉》。
它并未选择常见的音画式描绘，其
形式更接近一首意象诗：碎片化的
旋律线索、不断变换的节奏织体以
及对东方哲思的象征性引用，共同
构成了这部作品“非叙述性”的叙述
方式，展现叶小纲近年来“淡远而内
观”的哲学式创作趋向。
《广东音乐组曲》是叶小纲对故

乡岭南音乐传统的独特回应。这部
四乐章作品选取了四首极具代表性
的广东音乐旋律——《雨打芭蕉》
《饿马摇铃》《平湖秋月》和《旱天
雷》，并对其进行重新编配与交响化
处理，四首作品并不长，短小精致。
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叶小纲在

2018年为上海交响乐团委约创作
的交响组曲《咏别》，基于作曲家十
余年前创作的同名歌剧改编，描述
一个旧时代戏班子艺术家之间的生
活纠葛。本次演出采用无词交响组
曲的形式呈现原歌剧音乐。
尽管无词，却句句有意。这部

作品继承了原歌剧“起承转合”的四
幕式结构呈现，每一章皆由富于戏
剧张力的主题动机贯穿发展：第一
章展现了“相遇”的愉悦与轻快活
泼，紧接着第二章则深情款款，刻画
出戏班排练中的情愫流动。第三章
音乐急遽变换，冲突渐显，展现内心
挣扎与现实压迫的交织；而最终第
四章，则将京剧与歌剧的音响语言
并置，将“台上”与“台下”的空间以
交响化音响织体交汇，构筑出极具
张力的高潮段落，令人震撼。
陈燮阳对这部作品的诠释显得

极具分寸感，老练且成熟。他注重
从音乐结构与动机演变出发，将原
歌剧中的戏剧张力有机转译为纯器
乐的叙述性流动。整场演出中，陈
燮阳始终保持音乐张力的连贯性与
层次感的递进。他通过控制速度、
动态与音色变化，引导听众穿越第
一幕的凝重与铺陈、第二幕的轻巧
与幽婉、第三幕的情感波折，以及第
四幕高潮迭起的戏剧收束。在其清
晰与内敛的控制之下，上交的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乐团弦乐组在
第一幕中稳重地铺垫出情感的底
色，而木管与打击乐则以细腻精准
的技艺，将京剧锣鼓元素与西方音
响语言有机结合。
整场音乐会不仅是一场作品

展示，更是一种文化理念的现场体
现。叶小纲的音乐既有强烈的个
人风格，亦不失对民族文化的深刻
体察。他善于在不同文化系统之
间穿行，融合中国传统音调与当代
技法，探寻东西方音乐语汇之间的
共鸣与张力。这种创作态度在《峨
眉》的自然精神、《广东音乐组曲》
的文化再生、《咏别》的叙事表达中
得到彰显。
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地域文

化的当下，叶小纲的作品不断提醒
我们：真正的现代性，不是抛弃传
统，而是以创造性方式重新进入传
统，并在更大语境中激活其当代价
值。这种创作精神恰恰是迄今已举
办40届的“上海之春”所期待和倡
导的文化立场。

倘若你去过闽
南，那一幢幢红砖古
厝便会在记忆中洇出
些许朱砂色。那么，
闽南的声音应是哪般
颜色？当弦管漫过燕
尾脊，循声踱至那片
连亘着历史与现实的
古建民居，在廊柱与
窗棂畔……近期上音
歌剧院内鸣响的《南
韵·国色》新媒体音乐
会，从上音人的“新南
音”视听宴飨中找寻
“闽的颜色”。

早在68年前，李
焕之先生便取《八骏
马》《梅花操》等南音
名曲为核心音调，写
作第一交响曲《天风
海淘》；38年前，同为
闽籍作曲家的郭祖荣先生谱写出
被誉为“南音交响曲”的《第七交
响曲》；12年前，作曲家贾国平将
南音引子的音高元素植入民族器
乐合奏《雪江归棹》；而今，《南韵·
国色》中，戴维一、楼嘉、李霓霞与
艾尼瓦尔·瓦吉丁四位上音青年
作曲家以四首委约新作，勾描着
四折闽南声景，串联起跨越代际
的“方言性”声响。
以南音映照闽韵，其意藏于

“阮”里。那夜的宴飨以戴维一所
作的“阮音春沐”开场，一众听客
嗅着闽味，循着闽调，恍若踏上了
连接中西的海上丝路。南音琵琶
的点状颗粒与特性打击乐器四宝
的清脆声响相叠，与琵琶同属琉
特家族的阮类乐器也随之跃入，
以绵延音层托起旋律。瞧，乐手
将南琶换作现代琵琶，一放一拾
间，恰似丝路上乐器形制演进的
缩影。打击乐器的镶边下，弦管
逐渐勾勒出南音散曲《春光明媚》
的核心音调，大阮低音顿挫如步
履，琵琶则与那阮族攀谈逗笑。
倏然，南音特有的工ㄨ谱字隐现，

视觉上坠降的谱字与
那听觉上渐弱的长轮
音相携，音响也平添
几分晦意。待那熟悉
的音调再次现身，音
响愈显灿烂，越山水，
穿峰峦，阮族如轻舟
竞渡，南琶与四宝呢
喃，我们终回到了故
里闽南。
唐杜牧诗云：“弦

管开双调，花钿坐两
行”，“弦管”二字已成
今日南音之别称。“雅
韵伶歌”中，楼嘉以
“雅”为境，勾连起弦
管的恣意与洒脱。剧
场中，众器隐退，唯留
南琶弹唱于山水画卷
中，线性旋律的韵致
轻抚过耳畔，徒留些
许声响。推开花枳
窗，胡琴拟声登场，阮
在低音区铺设出质感
十足的音层，遥相应
和着南音的声腔。
闽意亦栖于民

俗。李霓霞在“颂风
今吟”中，糅合着郎君
祭等民间祭仪与南音
说唱的声音记忆。
听，是响盏、叫锣、扁
鼓等地道音色乍起，
是作曲家借南音“下
四管”之声绘就着闽
地生活意趣。打击乐

器叠色晕染出浓淡相宜的声响，
渐次递进的鼓点则宣告着祭仪的
启幕。胡琴引路，在那影影绰绰
的鼓点声中等候着四宝的接入，
骨干音型在重复加花中“叨念”着
闽韵十足的腔调。
以声写景，以色绘境。在艾

尼瓦尔·瓦吉丁谱写的“景声和
鸣”中，汲取着浓厚的闽南味道。
木鱼司节奏，声响拟腾骧，一曲
《走马》是那风味的关窍。南琵、
三弦、阮族的弦音共振在感官之
上漾开波纹，随后，与闽籍诗人舒
婷笔下的《惠安女子》一同，在闽
语吟诵中于远方眺望故乡。
弦管咿呀声后，余下的尽是

感官中“色”的回响。从楼台庭院
中的细雅合奏，到剧场中被光电
包裹着的声响，随观演空间的流
转，古乐种南音也作为母语滋养
着当代的“新南音现象”。音乐学
家赵沨先生曾言：“南音是一部活
的中国音乐史。”循音而来，溯声
而去，一本《南韵·国色》，不仅是
海浪与红砖的和鸣，更是扎根闽
土的“阮”之光亮。

——评叶小纲作品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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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常盛开于冬春两季，对
它而言，一生之所见似乎只有两季
里无尽的料峭寒意。薇奥莱塔眼中
的巴黎大概也是如此，尽管在大多
数场合，她都如红茶花一般招人拥
趸，但每当酒宴散去，无尽的落寞与
永不痊愈的肺病才是巴黎冷夜里她
仅剩的宾客。在小仲马的原作中，
大多数时候薇奥莱塔的胸口都别着
一朵白茶花，也许，冬雪般的寂寥内
心与贞烈的天性才是她白茶花般的
灵魂色调。

白，外显为上音版歌剧《茶花
女》中薇奥莱塔的长裙与角落盛放
的山茶。在第一幕中，游走于宴会
中的薇奥莱塔强忍着病痛与一众宾
客交际，无人关心她不时地咳血，赏
芳者只想将这朵山茶占为己有，只
有阿尔弗雷多自始至终默默关注着
她的病势。或许咏唱的《饮酒歌》也
不只是青年对酒会的祝愿，更是对
薇奥莱塔的深情自白。在薇奥莱塔
看来，这便是她苦等的暖阳，她摘下
那朵盛开的白茶花赠给阿尔弗雷

多，似乎，她心底那朵遗世独立的花
儿，也是在这一刻染上了爱的绯红。
舞台上，卢克蕾齐亚·德雷的唱

段与演绎也赋予薇奥莱塔以生命的
血色。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女高音歌
唱家，唤醒了威尔第心中的薇奥莱
塔。她崩溃、她怒号，或匍匐在地，
或瘫软在椅子上，她使听众真正体
悟到了薇奥莱塔心中的不舍与悲
恸。世人的误解与阿尔弗雷多的伤
害均成为她的绿叶，千夫所指之下，
她的爱更显得如此崇高。冯梦龙写
道，“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
药”，在威尔第与小仲马笔下的薇奥
莱塔，此刻正是真情的化身。
不同于群角戏复杂的人物关系

与剧情，威尔第通过弱化其他角色
的戏剧性身份，强化帕里德·卡塔尔
多饰演的阿尔弗雷多与廖昌永饰演
的老亚芒的角色意义，通过这二者
的戏剧性参与为薇奥莱塔的性格变
化提供驱动力：自她逃离巴黎后，老
亚芒的软硬兼施迫使她的心重返寒
极；阿尔弗雷多的误解与轻薄则成
为她的爱之棺椁。所以，是病痛带
走了她吗？也许在阿尔弗雷多因妒
忌而盲目地去伤害这位他曾深爱的
女士时，薇奥莱塔便甘愿拥抱死
神。哀莫大于心死，大抵如是。
威尔第心软了，他或许不愿意

让这个在弥留之际仍要将仅剩的
20法郎拿出一半来捐赠给穷人的
女士在绝望中死去，他也为薇奥莱
塔的爱动容，为她的崇高而落泪。
于是，他让亚芒父子前来赎罪，在他
们对自己傲慢、愚蠢与自私之罪的
忏悔中，薇奥莱塔突然回光返照，是
威尔第对她灵魂升格为神灵的书
写。的确，她的爱太美，使得她不该

被遗落在肮脏的凡尘。
别了，薇奥莱塔。在她跌落凡

尘之际，威尔第以薇奥莱塔身份的
卑下与灵魂的崇高，讽刺了19世纪
贵族所推崇的“教养”二字之荒诞可
笑，而这，也正是自卢梭时代便始终
烙印在歌剧艺术创作中的启蒙精神
与自然追求的戏剧显现。
次日清晨，我在拐角遇见了一

丛鲜艳盛开的红色山茶……

——评“上海之春”闭幕大戏《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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